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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约尼，我能和你一起去吗？”

“一边凉快去。”

“求你啦，求求你啦！”

约尼看看我，长叹了一口气，就好像我是一堆臭狗屎。我

呢，特想摸摸约尼没刮胡子的脸。我知道要是我把手伸过去，

他肯定对我不客气。

“约尼！咱们就呆上一二个小时。你想什么时候甩掉我都

行 。”

“鲍，你可真难缠！除了这事，你就没别的事可做啦？！”

约尼一边抢白着，一边打开了车门。我乘机往车里钻，不

想衣服还被车门手刮了一下。约尼开始发动他的丰田车，弄

得车轮子吱吱作响。我连忙移开顶在仪表盘上的篮子。车内

的汽油味，约尼身上的香水味、烟草味、皮革味、夹心饼的奶酪

味扑鼻而来。

约尼握着方向盘一言不发。我用眼角瞟了他一眼，真想

用我那涂着红指甲油的手指刮一下他那俊俏的鼻梁，轻轻地

抚摸一下他那双明亮眼睛下的眼泡，抹平他圆唇周围的深深

皱纹，弄乱他那刚刚剪过的一头金发。约尼！我心中低声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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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的名字“：约尼，约尼⋯⋯”

约尼的手腕布满了米色的汗毛，他的手指有如钢琴家一

般纤长。约尼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扭大音量旋钮，车厢内立刻

充满了震耳欲聋的噪声。

我讨厌硬邦邦的摇滚乐，受不了那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我

喜欢听着埃奥尔 加尔奈的歌，沿着海滨开车兜风。我们的车

驶进了与火车道平行的快速路，爬坡进入了第达工业区。此处

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约尼减慢车速，停在了一个公交车的站台

旁，随手摇下车窗玻璃。只见一个傻乎乎的胖女人扭着肥大的

屁股向我们走来。我做了一个十指交叉的手势，胖女人立刻理

会是约尼要从她那儿搞些白粉（海洛因）。约尼把手中的票子

一弹，胖女人一把抓过去，顺势将一袋白粉塞给了约尼。约尼

轻轻掴了掴胖女人的脸蛋儿。随后，我们又继续前行，来到了

商业中心的停车场。约尼开始吸食白粉，我则扫看着四周的动

静。其实约尼并没暗示我这么做。约尼等我开口说话，我就是

沉默不语。他鼻子一哼，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接着便破口大

骂。我扭过脸不去理他。约尼用手顶着我半边脸，逼我扭过头

来。

一帮小阿飞就站在对面一间蓝白色的大厂房旁，他们每

人一辆轻便摩托车，身体藏在车身后，好似一伙坚守堡垒的工

兵。他们放在地上的手提收录机播放着摇滚乐。阿飞们的一阵

阵狂笑声不时传过来。

“去，向他们要盒香烟来！”

“约尼，他们会杀死我的。”

“怎么，不想和我一起去夜总会了？不想去啦？”

约尼打开车门，冷不丁地把我推出了车外。我双膝跪倒在

地。那伙阿飞转过身来看我，其中一个人大声喊道：

“过来呀，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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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尼点上烟，得意洋洋地吸了起来啊。汽车仪表板上的杂

物箱内有枝全自动手枪，约尼指着枪恐吓我“：快滚过去！”我

站起来，整了整蓝色工装裤上的新月形背带，摇摇摆摆地朝那

帮阿飞走过去。他们瞧着我，笑个不停。我用手把散落在脸上

的几绺头发往后拢了拢。约尼特不喜欢我的这个动作。

我到了这帮家伙面前，发现他们都是些 岁到 岁的

少年。在这个年龄段，他们易于冲动，缺乏理智和对人的同情

心。我看他们个个喜形于色，身壮如牛，身上散发着一股浓烈

的酒臭味。其中一个个头不高，年龄最大的家伙双手叉腰向我

走来。他的双臂滚圆，能当打棒球的棒子。我估摸他就是这伙

阿飞的头儿。

“这个女人怎么啦？她走错路了？”一个长着满脸粉刺，一

头棕发的高个子尖声说道。

又是一阵狂笑。我对面前的矮个子说：

“请问，有香烟吗？”

他的同伙们相互看了看，想群起攻我，但又没动静儿。只

见那头儿挺着肚子，迈着罗圈腿向我扑过来。他大概是孩提时

过早学走路长成了这副样子。矮个子从牛仔裤的屁兜里掏出

了一个被压扁的烟盒，慢腾腾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枝，朝我的双

唇塞过来。那帮阿飞前仰后合地大笑起来。

“给你点上？”他说。

我向他一努嘴：

“请

同伙的笑声停了。那头儿心想是该自己交桃花运的时候

了。在这帮阿飞急不可耐的目光注视下，他掏出打火机，用拇

指一拨，明晃晃的蓝火苗喷了出来。他身子前倾，后腰一拱，小

肚子便贴到了我身上。我们双目交织在一起，只见他两眼圆

睁，退后一步大声喊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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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妇！可又不像呀！”

这帮阿飞弄不清怎么回事儿，只是出神儿地看着。

“哦，一个姘妇！”那头儿接着又说。

阿飞们群起哄闹。一只啤酒瓶在地上被摔得粉碎。那头儿

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发疯似地要扯掉我的上衣，但马上又松开

了手，好像想吃饭一下子又没了胃口。

“你是什么东西，你？”那头儿唾沫星四溅，用力推开了我，

“你以为我们都是鸡奸者？你把我们都看成这种人？”

那头儿嘴角满是白沫，鼻孔喘着粗气。在他那心烦意乱的

眼神里，我看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躁动。我两眼盯着他回答

道：

“谢谢你的香烟⋯⋯”

我清楚一场羞辱马上会降临到我的头上。这帮阿飞也知

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约尼更明白将有一出好戏可看。说不

定他现在正躲在车里偷偷乐呢。因为我知道这帮阿飞是不会

放过我的。为了约尼，我甘愿受辱。

一个阿飞手持扳手强迫我跪下，另一个扯住我的头发往

后揪。我强忍着，没做任何反抗。第三个抓住我裤子上的拉链

向下拉，一下子露出了里边的红色三角裤。这帮阿飞见此情

景，便叽叽喳喳议论起来。他们想扒下我的三角裤，可一个个

都笨手笨脚的。

空气中弥漫着汗味、胶鞋味和喧闹的“火药味”。阿飞们的

面前摆着六副气垫。他们就像一群猪，把我当成盛满食物的槽

子，围在我的周围。我半裸着身子，地上的收录机则不停地播

放着刺耳的摇滚乐。

那头儿抓住我的头发耍弄我：

“说！我是个下贱女人！我不是男人！”那头儿声嘶力竭地

叫喊着。他的同伙也跟着起哄并骂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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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是个下贱女人。对，我不是男人。”我一边说，一边

顺手把手上沾的机油抹到了那头儿的牛仔裤上。那头儿顿时

暴跳如雷，猛地扇了我一耳光，大吼道：

“你想跟我找碴，嗯？你想找我们的麻烦！”

我用眼角扫了他们一眼，心想这不过是一窝雏儿，并非拈

花惹草的风月老手。我对那头儿莞尔一笑：

“宝贝儿，我想跟你老子玩玩儿！”

这帮家伙一下子都成了闷葫芦。但气氛依然紧张。这一切

都被约尼看在眼里。恰在那一瞬间，我见约尼砰地关上了车

门“。约尼，你别走，我不都按你说的办了么！”可那辆丰田车还

是一溜烟开跑了。

这帮阿飞立刻又折腾起来。他们开始吸食白粉，接着就对

我拳打脚踢，直到把我打倒在地。然后这帮家伙再把我拽起

来，左推右搡。我成了他们手中一个“不会说话”的玩偶。他们

猛踢我的小肚子，弄得我呕吐了起来。幸亏他们不是专业打

手，只是像孩子们打逗似的。可临到最后一脚却正踢在了我的

额头上，我昏了过去。

我躺在水泥地上的一个冰凉的水洼里。一股臊气味、汽油

味和啤酒味直撞脑袋。我慢慢地爬起来，也不知道什么部位受

了伤。此时的太阳有如一个玫瑰色的火球，正在冉冉升起。我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竭力不让自己的身体失去平衡。我觉得

浑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我的裤子被揉成一团撇到了一边，上

面沾满了呕吐的食物。我拾起裤子弄平整，抖了抖，重新穿到

了身上。那裤子又湿又凉。

我拢了拢头发，拨掉了粘在头发上的脏东西。这时，我发

现红珍珠项链已经七零八落，珍珠滚了一地，身上只剩下了一

个别针。其他饰物也被一个趾高气扬的小阿飞踩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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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沿着马路上划出的一条黄色路标线朝前走，来到一家

店前的自动玻璃门前。玻璃门反射出我的样子真让人惨不忍

睹。头上起了个碗大的包，鬓角处肿了一片，下嘴唇裂了个口

子。好在眼睛没被打坏，只是左眼眉擦破了点皮。那模样恰似

一个被击败的拳击手。

我 岁，姓鲍，身材不高，一头浓密卷曲的波浪式头发披

在肩上，从外表上看和女孩子没什么两样。我爱约尼，但他不

爱我。他爱的是那些脸蛋儿漂亮的女孩。

我向玻璃门中的身影吐了一口唾沫，扭身走了。路边的垃

圾桶露着一个快餐盒，我伸手抓了张用过的餐巾纸，擦了擦脸

上的血迹。我不由地又想起了约尼。他此时可能正在房间里睡

大觉呢，或许在注射大剂量的可卡因，说不定他又病倒了，也

没准儿要我为他煮咖啡？这时一辆公交车慢慢驶过来，车身有

些颠簸。我直朝汽车站快步奔去。突然有人喊道：

“喂！鲍，瞧你这副样儿！你这是上哪去呀？”

我抬头一看，原来是莫萨开车路过此地。我继续往前走，

莫萨追了上来。

“哎，我说鲍，你怎么变成了个聋子？非揪住你的耳朵才听

得见吗？”

我停下脚步，大口地喘着气。心想怎么又碰上了莫萨这个

讨厌的警察。莫萨把车熄火后，下了车。他一边伸着懒腰，一边

走了过来。他耸了耸眉毛，从头到脚把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鲍，怎么今天早晨起得这么早啊？精神儿还不错吗？冷不

丁一看，还真像一个妙龄女郎⋯⋯”

我没作声。莫萨面对我站着。他大块头，那派头儿跟德尼

思 罗德曼差不多。他不停地掰弄着褐色的手指，弄得骨节劈

劈啪啪作响。然后，又用手指挠挠他那缺少光泽的寸板头，打

了个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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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呀，我猜得出你这一夜肯定没得安生。难道不想跟我

莫萨诉诉苦？”

我爱搭不理地嘟囔说“：没事儿，探长先生。”

“你、我，咱们是什么人，”莫萨话里有话“，这你很清楚，咱

们可都是改头换面的人。”

“我还真不适应这种男女角色的变化。”

“唷，瞧你说的，除了这个，难道没有别的事儿啦？”

“有伙人揍了我一顿。我也记不清是什么人了。当时我肯

定是被打倒在地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栽在那伙搞同性恋的阿飞的手中啦？”

莫萨干笑了一声，而我耸了耸肩膀。

“鲍，我同情你，我更可怜你。每次见面都让我想到早晚会

有那么一天，当你躺倒在水沟里时，我来救你。鲍，你还不到

岁吧。”

我不在乎年龄，别人也都知道我不在乎年龄。我惟一在乎

的就是约尼。哪怕和他呆上一个小时，我都感到满足。约尼是

属于我的，我是属于约尼的。我真的想作他的妻子，哪怕作他

的情妇，或是作他的女仆。

莫萨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手指敲着汽车的顶部，显得有些

不耐烦。

“我刚刚连续干了 个小时，我得走了。”莫萨说“，我来

给你付杯咖啡钱？”

我摇了摇头。我必须离开这里。我得赶在约尼干活前见他

一面。莫萨又抻起他的手骨节，不再说什么，长叹一口气，开车

走了。

莫萨作为莫尔地区的一名警察，干事还是比较得体的。对

于那些拉皮条的人、变性者和吸毒者，他总是找机会与他们接

近。他觉得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把事情弄得过分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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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公交车来了，我急跑了两步，直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

疼的。我翻翻口袋找出点儿零钱。司机示意我赶快坐下。我连

忙朝车里边走去。清晨的这个钟点，人们来去匆匆，有的去上

班，有的刚下班。下班的人脸色黯淡，眼圈发黑，无精打采。人

们斜眼看着我，小声地议论着，生怕说错了什么“。你说这个人

是男的，还是女的？“”他（她）怎么成了这模样？“”你们可曾见

过人妖⋯⋯”

人妖就是那些男人做性转移后的人，整个过程就像人们

出入境一样。这里的性转移不过是人在自身肉体上从同性恋

者变为异性恋者的游历。我轮换着说两种语言，从男人调到女

人腔。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好比一所房子，房主是原来的

我鲍顿，而现在的我鲍则是房客。当我彻底做完变性手术后，

鲍就将成为我 而以身体的惟一主宰者。唉，真让人不寒而栗！

后，我就会成为一钱不值的废物。

我来到了约尼的住处。虽然天气很冷，我却浑身冒汗。约

尼住在老城。从前，我也曾住在那里。约尼住的是一所老式楼

房。那楼的颜色原是黄色的，百叶窗是绿色的。我顺着楼梯往

上爬。楼梯间里散发着一股猫尿味。约尼住在五层。门上贴了

一张字条：约尼 贝尔蒙特。我不相信这是他的真名实姓，我

怀疑这是他真正的住所。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供其淫乐的地

，约尼在房里喊道“：进来。”我心想，方。我敲了敲门 他还真在

这儿。

我一直进到了卧室里。约尼坐在深色的地毯上，身旁睡着

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女孩子嘴张着，她的手旁边有一个空

啤酒瓶和一个用过的针管。约尼看看我，好像我是一个陌生

人。

比萨饼盒中有几只蟑螂。约尼捏起一只，让蟑螂落到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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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嘴中。女孩子惊得跳了起来，憋得喘不过气来，用力往

外咯，脸都憋紫了。女孩子又是一阵咳嗽，两眼瞪得圆圆的。约

尼在一旁却大笑不止。

女孩子终于吐出了几个字“：这是怎么回事⋯⋯”约尼对

女孩子仍不善罢甘休，弄得女孩子一个劲地流泪。约尼索性把

女孩子扔到床边上，让她趴下，然后抽打她的屁股。与此同时，

约尼两眼紧紧盯住我。他得意洋洋，露出一副典型大男子主义

的嘴脸。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淋浴室。

女孩子偷偷地看我，生怕我揍她一顿，连忙提起那条又脏

又破的毛织裙子。她的牙齿被约尼打坏，往地上直吐口水。她

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该死的东西，神经病一个，我得赶快跑

屋外有敲门声。

“有人吗？”布尔粗声粗气地喊着。布尔膀大腰圆，脑子好

使，人称小推土机。他住在约尼的对门，跟约尼是铁哥们儿。

布尔走进房间，不怀好意地看了看女孩子。这家伙一肚子

坏水。约尼撩开淋浴间的幕帘，露出湿淋淋的身子，只见他身

上布满了一层金黄色的汗毛。

“你自己动手。”约尼对布尔说。

布尔盯住女孩子，顺手倒了杯饮料。我两眼看着窗外的鸽

子。听见女孩子不再哭了，我才转过身来。布尔穿好衣服，一边

往外走，一边大声喊“：我去买羊角面包。”约尼还在淋浴间。我

看女孩子喘着粗气，便捡起她的衣服递给她，说道“：快走！”

女孩儿十六七岁，长得并不漂亮。满脸的泪水，流着鼻涕，

嘴唇青紫，眼圈发黑，手臂上还有针点。看来是一个吸毒的新

手，但用不了多久就会难以自拔。女孩儿伸出指甲参差不齐的

手朝我的脸摸过来。

“有人打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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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耸耸肩。女孩儿挨人打恐怕是家常便饭。她的问题倒是

引起了我的一阵心痛。我不是心痛自己，而是心痛她，心痛遭

到拳打脚踢的这个女孩儿，心痛女孩儿的那副可怜相。有心理

学家说过“：今天是你过去的影子。”

女孩儿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不用多 ，我边说，问，快走，永远别再来。他是个疯子。

边用头指着淋浴间内的约尼。

淋浴间的塑料帘拉开了。

“鲍，你在说什么？你这个白痴。”

“我没说什么，约尼。”

“你骗谁？”

约尼光着身子走出了淋浴室，身上挂满了水珠。他让我站

在对面，似乎有意让我欣赏他那优美的身段。约尼浑身上下一

抖，一些水珠溅到了我的脸上。我舔舔嘴唇，看见那女孩儿倒

退走出了房间，裙子紧紧裹在身上，脸上还留着一片恐慌。女

孩子关上房门，接着传来的便是匆匆下楼的脚步声。我心想，

不知今天晚上这女孩子又和哪个男人上床呢，又会受到什么

样的摧残和蹂躏呢？

我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约尼。只见他擦干身子，穿上衣

服，系上一条真丝领带，又加上一件外套，然后把他那剪得十

分得体的头发梳了又梳。可再看那房间，地板糟朽了，床垫满

是污点，蟑螂爬了一地，未洗的餐具摞了一堆，垃圾箱的污物

冒了尖。约尼提起纯皮的小手提箱，朝我走了过来。

“鲍，刚才你说什么？”

“我说谢谢。”

“你谢谁？”

“谢谢你，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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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刚出口，约尼上来就给我一耳光，打了我一个趔趄。

“谢谢若那唐，懂吗？”

“谢谢若那唐。我懂了。”

约尼不由分说又给了我一耳光，而且比刚才打的还狠。我

一头栽到了一堆旧报纸上。

“谢谢，若那唐。”

约尼瞥了一下手表，说道“：你滚，我还有事。谁让你没运

气呢，鲍。我今天确是精神儿十足，只可惜没功夫跟你玩。”约

尼把我推出房门，顺手将门锁上，便下楼去了。我手扶着墙壁

慢慢出了楼。约尼知道我离不开他。他更清楚为了他我随时都

可以去死。眼下这个样子，真让我受不了。自从我和约尼在监

狱门前不期而遇，我就觉得自己是属于约尼的了。当时的情景

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天清晨的五点钟，我和斯蒂法妮、玛

娃一同走出酒吧。斯蒂法妮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我和玛

娃搀扶她不稳。一下子我们三个人都摔倒在地。突然，我感到

有只手抓住我，把我拽了起来。我睁开眼睛一看正是他。他先

仔细打量了我一番，又审视我们三个人半天，接着扫了一眼监

狱的牌子。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出他什么都明白了。可这并没

有激起他的精神来。他手一松，我一下子又跌在地上。

不管约尼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可是深深地爱着他。

跟一头肥猪似的布尔拎着一袋羊角面包，晃晃悠悠地朝

我走过来。我对这个不正经的家伙喊道：

“你见不着约尼啦。”

“住嘴！”布尔骂骂咧咧。

我没理他，走到了马路拐角处的一家酒吧。这家酒吧是琳

达和拉兹洛开的。我进去后要了一杯咖啡。酒吧里光线很暗。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正在一声不吭地喝着酒，收音机播送着当

天的气象预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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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预报终归是气象预报。我可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不知道又过了几个时辰，我觉得身上不那么难受了。可却犯起

了烟瘾，一摸口袋分文没有。夜里这帮阿飞着实把我折腾得够

呛。此时，拉兹洛正在看报，眼镜滑到了鼻尖上。他一只手梳拢

，着那一头灰白头发。他虽已年过 可从不服老。

琳达从厨房探出头来，眉毛一挑，看见了我。琳达把头发

染成了红棕色，梳成一个发髻盘在脑后。

“你在卡车下过的夜？”

“不，碰上了一帮阿飞，他们死死缠住我不放。”

“我的孩子，说不定哪天你会落在这帮家伙的魔掌中。他

们会杀死你的。你干的那活计已今非昔比，别再干了。听我的

没错。”

“我想再等等，也可能还有演出机会。”我低声回答着。

琳达从厨房走了出来。她的背驼得很厉害，小腹处堆满了

脂肪，但气色不错。她嘴很大，双唇红润。她那双黑眼透着对我

的了解。

“鲍，那帮家伙不会饶过你的。你必须改变现在这种处

境。你要去看看医生，要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医生们可不希望

检查出你患了艾滋病。”

“我没病。在里边，人们为我做过体检。”

里边，指的就是监狱里边的一间灰白色的诊所。在我被关

押的三年里，监狱成了我的住所。现在我已出狱半年了，没有

活儿干，两手空空。而约尼又是那样折磨我。我耐着性子继续

听琳达往下说：

“你说你没病，可有人说你有病，这不跟你病了差不多

么。有钱人要看的就是人妖穿着金箔闪闪发光的衣服，一个个

浓妆艳抹，摇着腰身，扭着屁股在舞台上狂舞。你以为我们特

想在那群人妖中看到你？自从你和那个坏家伙频繁来往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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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很少去看他，真的，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

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竭力让自己相信对琳达讲的话都

是真的。

“鲍，这家伙很危险。琳达我比你年长，你听我的没错。你

觉得那家伙给阿尔玛 鲍丝侍候换装的活儿是尼或者给羽高

正经人干的吗？那家伙住在那么一间破房里正常吗？”

“怎么不正常，说白了不就是有份活儿干么。他干的活儿

就是侍候别人穿衣服。说真的，他对干这种活儿才不在乎呢⋯

琳达听我这么一说，不禁笑了起来。她浑身的肥肉随着这

笑声也一抖一颤的。她用手拍拍我的头说：

“你真的迷上他了，我说，亲爱的？来，喝两杯威士忌。”

琳达给我递过两杯斟得满满的威士忌酒。而我却两眼贪

婪地盯上了她的香烟。琳达见此情景便递给了我一根香烟。我

接过深深吸了一口，感觉舒服极了。

“莫萨刚才来过这儿。”琳达接茬又说“，他还向我打听起

你呢。”

“什么事？”

“他问起你住的那栋楼，你眼下常去见的那个人，还有什

么药啊、病啊⋯⋯”

“还有呢？”

“就这些。”

我和琳达沉默了片刻，喝完了杯中酒。我看得出莫萨和琳

达很是替我担心。我特别喜欢琳达，尽管她有些唠唠叨叨。假

如我设想当一位母亲的话，假如人们对我说“：喂，鲍，怎么样，

做母亲吧，这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是个实实在在、合乎情理

的选择⋯⋯”我觉得真得找一个像琳达所说的那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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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些顾客走进店里，琳达转身回到柜台上。想当初我

不得已离开我那间陋室时，琳达就曾建议我把衣物存在她酒

吧的五层阁楼里。她太了解一个人流落街头是个什么滋味

了。当盖世太保的车强行将她父母和兄弟带走的时候，琳达那

时才 岁。她是躲在一扇大门后看着父母离去的。一些好心

姐妹开设的寄宿学校收留了琳达。而且她们给琳达制作了一

份洗礼证书。在寄宿学校里，琳达度过了战争结束前的那段时

光。

要是我小时候也能由这些好心姐姐抚养那该有多开心，

闻着房间里散发着的地板蜡的气味，睡在熨得平平整整的床

单上，穿着海军蓝的裙子与小伙伴们窃窃私语走进教堂，心中

荡漾着难以抑制的欢笑，低垂着双眼从男孩子身边轻轻走

过。我也特想看着自己亲爱的爸爸、妈妈爬上盖世太保的卡

车。

“你肯定你们去奥斯维辛吗？”我问一名纳粹军官。

“当然，别害怕，小孩！”那军官边说，边把我拉到他披着粗

呢子毛毯的身旁⋯⋯

唉，我这是想到哪去了。

琳达酒吧的阁楼十分简陋。里面有一个小洗手间，一张单

人床，一扇天窗。我很喜欢这儿。我在洗手间里洗过手，又擦了

把脸，漱了漱口，发现牙床出了点血，但牙齿没受什么损伤。我

用消毒水擦擦牙床，血很快被止住。然后我又梳梳头，特意用

头发把青紫色的鬓角遮上。说实话我真是皮包骨了。喉结很显

眼，让人目不忍睹。我那件背心被弄脏、撕破，布条沾满血迹挂

在两肋。可能是由于我太饿的缘故，吃饭的欲望竟让我想到要

去割麦子。我生活的勇气和生活的渴望都集中在一个目标上：

约尼。琳达讲的在理：我是得冷静地考虑一下了。我需要在一

家文艺团体找份儿工作。我不想继续在加油站干了。我渴望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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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起舞，展示自己的美貌和性感。我想成为一个女人，一个约

尼需要的女人。

鲍，换个话题好不好。看看你浑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

摸摸你肋上的伤痕吧，再看看小腿上撕破的皮。你喜欢这副

相，可怜的傻瓜？

说真的，我才不在乎这些呢。

我突然记起今天应是星期二，该是我去警察局的日子。星

期二，都星期二啦？我来不及化妆，脱去撕破的背心，穿上一件

菜绿色的套头衫，又换上一条牛仔裤，便走下楼来。

我喝完一杯威士忌，看看柜台上方那架老式挂钟，时针指

点 分。这是三着 月里一个灰蒙蒙的早晨。

“琳达，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琳达一边回答我一边给身旁的管工递过去一

升啤酒“，是不是又到了去见你的监督员的日子？”

“对，我就去。再见。”

“再见，亲爱的！”琳达对我说。那管工满嘴啤酒沫子，向我

投来一种嘲讽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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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屋外，下着濛濛细雨。我拉上了茄克衫的拉链。上周我还

穿着的一件高档马海毛套头衫也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去

了。我每两个星期得去见一次我的司法监督员。他要查实一

下我是否还在吸毒。他会问我是否找到了工作，是否把证件

寄给了国家就业管理处，对能出狱是否感到高兴，出狱后能

⋯我的监督员是个爱开否照料自己 玩笑的人。我对他总是

彬彬有礼。他们提前两年释放了我。

有时我又想起我杀死的那个家伙，想起小刀捅进他肚子

时的那种痛苦表情。我本不想这么干，可当时那家伙威胁要

用玻璃瓶毁我面容。他力气比我大，用劲按我，逼得我抓起了

桌上的一把餐刀，一把特钝的餐刀。我根本就没想到这把钝

刀竟能杀人，可是⋯⋯人们告诉我那刀捅到了他的肝脏上。

酒吧的老板做出了有利于我的旁证。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当警察来到酒吧查看现场时，我见

那家伙的眼珠跟玻璃球似的。在牢房里，我常常回忆起这情

景。当时，我是多么想把手伸进他的目光，使他重新回到这个

世上，就像人们把落水的人救上岸一样。我真是这么想的。可

我不相信死去的那家伙会相信我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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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警察局大楼。旗杆上的国旗在濛濛细雨中垂挂

着。我推开大门与值班的人打了声招呼，可他没理睬我。几个

穿着制服的警察阴沉着脸，显得疲惫不堪。我绕着他们走了过

去。见几个带着胡子茬的男人坐在脏乎乎的长条椅上，电梯旁

撒了一地的烟灰。我乘电梯上到了五楼。打字机发出的劈劈啪

啪的声音不绝于耳，走廊里穿便衣的警察来来往往。我估摸着

又发生了新的案子。我走到 号办公室，敲敲门，没人应声。

我再敲，还是没有回音。于是我试着推开门，但门锁着。我看看

四周想问问是怎么回事。此刻墙上的挂钟正指着九点一刻。我

突然发现莫萨，他正低头喝着矿泉水，一抬头跟我打了个照

面。

“你白来一趟吧！”莫萨边说边用芥末黄的衬衫袖子擦

嘴。

“我是走了三公里来的！”

莫萨知道我最多也就走了一公里，因此他对我夸大其辞

很不高兴。

“你的确让人不放心。”莫萨不满地说。

我也没好气地用手指指那扇锁着的门：

“德瑞克他可能预先有安排！”

“大概是受了伤吧。他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我盯住莫萨，心里问自己莫萨是否在开玩笑。莫萨咧嘴笑

了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他差点儿死了，你知道吗，我的年轻人？两小时前，人们

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前妻认为德瑞克在那个钟点已经去上

班了，便带着那把没交出的房门钥匙偷偷来到德瑞克的住处

搬电视机。那女人按完防盗门铃，见没人应声，打开房门便闯

了进去。屋内景象着实让她大吃一惊！老德瑞克躺在厨房的地

上，两眼翻白。他曾试图打开管道煤气自杀。”莫萨惋惜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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